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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谭其骧日记》

内容概要

谭其骧，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。本书收录其在土改、文革期间及寓居京华时期日记，行文似流水帐
，却最真实地反映出那些特定时代的原声原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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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谭其骧日记》

作者简介

谭其骧(1911.2.25～1992.8.28)
谭其骧，字季龙，笔名禾子。浙江嘉兴人，1911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。1925年后先后就读于上海大
学社会学系、暨南大学中文系、历史系，参加过五卅运动。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30
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。1932年2月任北平图书馆馆员、北京辅仁大学兼职讲师，同年毕业于燕京大
学研究生院。1933年兼任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讲师。
1934年谭其骧与顾颉刚等发起组织“禹贡学会”，创办《禹贡》半月刊。开展中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地
理研究。开设中国边疆沿革史、中国历史地理要籍研究等课程，培养了一批中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
研究者。还开展中国政治地理、水文历史地理多方面的研究工作，获得丰硕成果。
1935年秋任广州学海书院导师。1936年任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讲师。抗战期间任贵州浙江大学史地系
副教授，教授。1947年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。
1950年谭其骧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后出任过历史系主任。同年加入九三学社，历任九三学社复旦
大学分社主任委员，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。
1955年谭其骧开始主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编绘和研究工作。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。
1959年创办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，任主任。
1960年被评为全国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。
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。
1982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。他还担任过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。
1981年后，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学评议组成员。历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，中国历史
学会理事、常务理事，中国地方志协会顾问，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，《历史大辞典》
编撰委员会主任兼历史地理分册主编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》总编委委员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国家历史地图》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，《历史地理》主编，上海史学会理事、副会长，上海市哲
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。
1988年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(共8册)全部出版，这是目前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，集中
反映了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，是建国以来我国最重大的社会科学成果之一，1983年曾获得上海市
政府通令嘉奖。
他主编的《中国自然地理、历史自然地理》一书，是我国第一部历史自然地理专著，填补了该研究领
域的空白。
谭其骧还是全国人大第三、四、五届代表，上海市八届政协委员、常委。
1992年谭其骧因病逝世，享年8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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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谭其骧日记》

书籍目录

前  言（葛剑雄）
土改日记
京华日记
文革日记
虔诚的忏悔――思想改造手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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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谭其骧日记》

精彩短评

1、五角场是个好地方。思想改造手记有意思。
2、跳读，可以看到历史的细节和脉络，那种可触摸的真实感不是开阔性描述能替代的。有文革、京
华等三个阶段的节选
3、　　史家风范，长水悠悠
　　
　　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界格外引人瞩目。此一时期，得益于西方学
术方法的引入和治学环境的相对宽松，各人文学科纷纷呈现出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。于其中，史学界
更是拔得头筹，经历了被后世称为“中国史学黄金期”的长达二三十年的繁荣：陈寅恪、傅斯年、顾
颉刚、吕思勉⋯⋯光是大师级人物就不胜枚举，自然吸引了不少拥有第一等才智的年轻人跨入史学园
地，追随前辈耕耘种月，乐此不疲。在这群人中，就有谭其骧。这位被后人以“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
者”的身份铭记的大学者、名教授，早年并不安分，大学时代初入极富革命色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
，颇参与过一些有政党背景的社会运动，次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，再转外文系，旋转历史系，至
此方才寻到人生的落脚点，埋首史学研究数十载，终成一代大家。
　　
　　可惜如今即使是大师的名字与成就，亦尚需倚靠有公共影响力的人物做 “推广”。谭其骧先生是
幸运的——他恰恰拥有那么一位数十年来为“先师季龙”做了大量工作的著名学生葛剑雄。《谭其骧
日记（珍藏版）》出版不久，恰好赶上编者因事再次引发媒体关注，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巧合。其
实，这部日记早在1996年就出版过，此次重版主要增加了作者年谱，令读者对各时期日记的写作背景
了然于心，减少了阅读障碍，弥补了过去版本的一点遗憾。
　　
　　读目录，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，实乃史家笔下世象之侧影：土改日记、文革日记自不
待说，此外尚有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，作者所做的详细笔记，主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
内多位教授的发言记录等。当然，亦有1956年短暂的“小阳春”时期，作者赴京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
集》的日常起居，读来颇有趣味。
　　
　　今天，通过历史学家对史实的基本还原，我们了解到：1950年代初发动的那场土改运动，其主旨
并不在于均分土地，而是在于借此一则使参与其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（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
生）逐渐熟悉、认同并服从当局把控和运行权力的方式，巩固其政权；再则是力图打击乡村中存在了
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乡绅治理传统，将农村社会的权威和权力统归至新生政权名下。从这一点来说，这
部日记就是一个明证。作者在土改队的工作始于1951 年10月27日，仅仅五天以后他便抱怨说：“连日
工作困难，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⋯⋯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，诉苦对象多非地主。”隔不多日又说，
开会有如儿戏，“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以陶（土改队同事）之意见为转移。”此外作者在日记中还写道
：“学申好人，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⋯⋯生活不及贫雇农，斗争中群众皆发笑，余亦为之莞尔。”
一叶可知秋，由此便知，惯常对于土改运动所下的定义完全不能为事实所佐证，而在厘清这段并不遥
远的历史时，我们所期待的恰是这类较少受到宏大历史叙述污染的私人记录。
　　
　　本书的第四部分，题为“虔诚的忏悔——思想改造手记”。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日之记录，未
免将此一运动视为替知识分子“洗澡”或是“洗脑”之开端。的确，在这段手记里，读者很容易找到
许多后来逐渐令人熟悉的情景：自我检讨、互相揭发、小题大做、上纲上线⋯⋯如果说土改时知识分
子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对他人的专政，那么从这日起，此后近三十年间，从反右到文革，知识分子逐渐
蜕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。这本不奇怪，因为掌舵者历来将知识人视作工具，“善待”之抑或是
摧残之，皆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，充满功利色彩。今天读这类记录，令人唏嘘的倒是当事人虔诚的态
度。但我相信，这“虔诚”并不会像许多人自称的那么“纯粹”，因其本身就是权力压制的产物。试
问：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，谁会愿意接受这种近乎自取其辱的思想改造？而这场“领风气之先”的运
动，实在是为了再次令知识人自觉低人一等，同时“激发起对资产阶级的仇恨”（陈毅语）。不难看
出，一个时代精神格局的变迁就此正拉开序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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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谭其骧先生曾将自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文集题为“长水集”，取“细水长流”之意；葛剑雄先生
为谭其骧先生所作的传记名为《悠悠长水》，大约同样意在强调谭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智慧和风范。
而谭其骧先生的这部日记，确也坚守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，哪怕是在文革年代，他也照样细水长流
，录下每日活动详情，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。时过境迁，这些当年的私人记录终得
以走进公众视野，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，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一位深谙历史奥妙的智者所
乐见的。
　　
　　（谭其骧日记（珍藏版），葛剑雄编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。）
　　
4、《京华日记》领略老派文人的惬意交游，《虔诚的忏悔》抚摸前辈知识分子的灵魂煎熬，《文革
日记》走近荒唐暴虐的时代，惊魂难定。
5、看了後發現，文革中，並非每位教授都被掃地出門朝不保夕，比起真正的工農來，他們的生活還
是要好的多。
6、　　    读目录，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，实乃史家笔下世象之侧影。哪怕是在“文革”年
代，谭其骧也照样细水长流，录下每日活动详情，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。时过境迁
，这些当年的私人记录终得以走进公众视野，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，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
一位深谙历史奥妙的智者所乐见的。
　　　　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界格外引人瞩目。此一时期，得益于西
方学术方法的引入和治学环境的相对宽松，各人文学科纷纷呈现出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。于其中，史
学界更是拔得头筹，经历了被后世称为“中国史学黄金期”的长达二三十年的繁荣：陈寅恪、傅斯年
、顾颉刚、吕思勉⋯⋯光是大师级人物就不胜枚举，自然吸引了不少拥有第一等才智的年轻人跨入史
学园地，追随前辈，乐此不疲。
　　　　在这群人中，就有谭其骧。这位被后人以“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”的身份铭记的大学者、
名教授，早年并不安分，大学时代初入极富革命色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，颇参与过一些有政党背景
的社会运动，次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，再转外文系，旋转历史系，至此方才寻到人生的落脚点，
埋首史学研究数十载，终成一代大家。
　　　　可惜如今即使是大师的名字与成就，亦尚需倚靠有公共影响力的人物做“推广”。谭其骧先
生是幸运的——他恰恰拥有那么一位数十年来为“先师季龙”做了大量工作的著名学生葛剑雄。《谭
其骧日记》出版不久，恰好赶上编者因事再次引发媒体关注，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巧合。其实，这
部日记早在1996年就出版过，此次重版主要增加了作者年谱，令读者对各时期日记的写作背景了然于
心，减少了阅读障碍，弥补了过去版本的一点遗憾。
　　　　读目录，便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学人日记，实乃史家笔下世象之侧影：土改日记、“文革”
日记自不待说，此外尚有上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，作者所做的详细笔记，主要是复
旦大学历史系内多位教授的发言记录等。当然，亦有1956年短暂的“小阳春”时期，作者赴京主编《
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日常起居，读来颇有趣味。
　　　　今天，通过历史学家对史实的基本还原，我们了解到：50年代初发动的那场土改运动，其主
旨并不在于均分土地，而是在于借此一则使参与其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（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
学生）逐渐熟悉、认同并服从当局把控和运行权力的方式，巩固其政权；再则是颠覆了乡村中存在了
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乡绅治理传统，将农村社会的权威和权力统归至新生政权名下。
　　　　从这一点来说，这部日记就是一个明证。作者在土改队的工作始于1951年10月27日，仅仅五
天以后他便抱怨说：“连日工作困难，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⋯⋯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，诉苦对象多
非地主。”隔不多日又说，开会有如儿戏，“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以陶（土改队同事）之意见为转移。
”此外作者在日记中还写道：“学申好人，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⋯⋯生活不及贫雇农，斗争中群众
皆发笑，余亦为之莞尔。”一叶可知秋，由此便知，惯常对于土改运动所下的定义完全不能为事实所
佐证，而在厘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，我们所期待的恰是这类较少受到宏大历史叙述污染的私人记
录。
　　　　本书的第四部分，题为“虔诚的忏悔——思想改造手记”。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日之记录
，未免将此一运动视为替知识分子“洗澡”或是“洗脑”之开端。的确，在这段手记里，读者很容易
找到许多后来逐渐令人熟悉的情景：自我检讨、互相揭发、小题大做、上纲上线⋯⋯如果说土改时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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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分子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对他人的专政，那么从这日起，此后近三十年间，从反右到“文革”，知识
分子逐渐蜕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。这本不奇怪，因为掌舵者历来将知识人视作工具，“善待”
之抑或是摧残之，皆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，充满功利色彩。今天读这类记录，令人唏嘘的倒是当事人
虔诚的态度。但我相信，这“虔诚”并不会像许多人自称的那么“纯粹”，因其本身就是权力压制的
产物。试问：没有强大的外力作用，谁会愿意接受这种近乎自取其辱的思想改造？而这场“领风气之
先”的运动，实在是为了再次令知识人自觉低人一等，同时“激发起对资产阶级的仇恨”（陈毅语）
。不难看出，一个时代精神格局的变迁就此正式拉开序幕。
　　　　谭其骧先生曾将自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文集题为“长水集”，取“细水长流”之意；葛剑雄
先生为谭其骧先生所作的传记命名为《悠悠长水》，大约同样意在强调谭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智慧和
风范。而谭其骧先生的这部日记，确也坚守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，哪怕是在“文革”年代，他也照
样细水长流，录下每日活动详情，为后世留下了这部极具分量的原始文献。时过境迁，这些当年的私
人记录终得以走进公众视野，成为了公共历史记忆的一部分，相信这也是谭先生作为一位深谙历史奥
妙的智者所乐见的。
　　
　　（原载《新京报》2013年7月13日书评周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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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谭其骧日记》

章节试读

1、《谭其骧日记》的笔记-第32页

        1955年
⋯⋯
4月11日
⋯⋯
至顾宅，与平心、丹枫同至新开路康乐晚餐，平心请客，绍华亦到，同座有德龄公主之妹，年已七十
而浓妆艳抹，神态奕然，怪物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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